郭飞雄狱中生涯之相关文献（一）

本期文献由以下部分组成：
     
    1，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
    2，一封被截留的家信
    3，狱中向广东省政府各部门举报“奴隶劳动”的信件    1，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
穗番检刑不诉[2005]5号
     被不起诉人杨茂东，化名郭飞雄、郭飞熊，男，1966年8月2日出身，身份证号码：420102196608026318，汉族，湖北省谷城县人，文化程度大学，住湖北省武汉市经济开发区新江大路8号。2005年9月13日被刑事拘留，2005年10月3日经本院批准逮捕，同年10月4日被逮捕。
     本案由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侦查终结，以被不起诉人杨茂东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2005年10月19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于2005 年10月28日退回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补充侦察，该局于2005年11月27日补充侦查完毕，再次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经本院依法审查查明：
     2005年7月，被不起诉人杨茂东经同案人何锦潮的介绍，与广州市番禺区鱼窝头镇太石村村民冯秋盛、梁树生等人筹划以村财务存在问题为由罢免该村村委会主任。
     2005年8月3日晚8时许，太石村财务人员回村办公大楼财务室办事时误触警报，被部分村民误以为有人盗取财务室帐簿而相继聚集，被不起诉人杨茂东获悉后，即示意冯秋盛组织村民看守财务室。其后，在被不起诉人杨茂东与同案人何锦潮及冯秋盛、梁树生等人多次的商议、授意下，部分村民长期占据了村办公大楼，阻挠太石村村务工作。期间，被不起诉人杨茂东还到村办公大楼现场鼓动村民继续坚守。同年9月12日，经劝告无效后，公安人员依法将有关人员带离现场，恢复秩序，期间，数名执法人员被打伤，一辆警车被砸坏。此事件致使太石村正常的工作、生产长达一个多月无法进行。
     本院认为，犯罪嫌疑人杨茂东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杨茂东不起诉。
     被不起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七日内向本院申述。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郭飞雄注：12月27日下午检察院宣读此不起诉决定书后，我当即表示其中的事实陈述纯系不实，我在8月4、5日得知发生财会室保卫战后，立即建议村民向广州市纪委和监察局紧急投诉，要求他们前来接管帐目，有意思的是，广州市纪委上午答应了，下午却又将此事推给番禺区处理。这些细节可以从上述单位当日值班记录中查实。12月27日下午，说完上述话后，我强调，如果非要我承认上述不起诉决定书的内容才放我，我宁愿继续坐牢。检查官忙解释说，他们只是转告这个法律决定，此外别无其它意义。如果我不接受，可在七日内向检察院申述。他们对我的上述反驳也现场作了笔录。
     我个人判断，广东省检察院系统在此次太石冤案中作出了许多微妙的、趋向于法治的工作。对他们的活动我给予了正面评价，并时常当面表示感谢。所以，上述《不起诉决定书》的严重不实，不应被理解为检方的恶意作为。世间没有理想的状态。
     需要在这里补充的是，我在私下和公开场合从未鼓动过村民坚守财会室；随着事态的发展，我对如此的冲突场面长期延续感到忧虑。但村民一再跟我说，如果不坚守下去，让帐目落到人家手里给毁掉了，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听后，只好保持沉默。8 月14日我和广州一位大学教授出席村民普法讲座时，的确作了即席发言，但教授发言强调的是依法走程序，我强调的是：如果出现了警察出动殴打村民的场面，村民绝对不能还手，台下听讲座的村民向我表态能够做到。我想，整个太石事件中虽出现多次暴力血腥场面，却没有出现死人现象，与我们这些提供法律咨询的维权人士之反复宣传法治、走程序、非暴力取向是有直接关联的。
     入狱期间，审讯者为我罗列了数十条罪状，可以说，条条都属滔天罪恶。当时他们最关注的和最想挖出的是——有关8月31日绝食接力事件幕后操纵者的证据，反复强调我出歪主意，系幕后黑手；但最后行文时，他们却将要点全部集中在财会室保卫战上面，让我至今仍觉得有些奇怪。显然，这些登在《不起诉决定书》中的内容，是数十条罪状中办案单位认为最拿得出手的东西。但是，我要说，这些东西的依据全是口供，而且口供全系胁迫和逼供而来，在法律上不足为凭。
     我是完全无辜的。）
附：广州市番禺区看守所释放证明书
穗番看释字[2005]1516号
     
     兹有杨茂东，性别男，年龄39，住址湖北省武汉市经济开发区新江大路8号，因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于2005年10月4日被逮捕，现因检察院不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之规定，经番禺区公安分局决定，予以释放。
     
     广州市番禺区看守所
     
     2005年12月27日
 

 

2，一封被截留的家信
    姐姐：您好！
     
     寄来的两封信都已收到。请不要为我过分担忧。自古为大事者不惜身，我现今的遭遇是一种光荣，受难是灵魂上升的阶梯。我在这里每一念及此，都感到快乐。
     我的坚持是无限期的，但生命是有保障的。我有一些中医和道家养生知识，身体在下降过程中会不断达成某些平衡，如同下山坡，它会自动地走几步，歇一歇。而且，这里的医生是讲人道的，是负责任的。
     所以，我再次强调，勿为我忧。如果为献身于政治变革与发展的人的状况过于担心，未免不大明智，亦乏远见。
     我在仓里的人际关系很好，放风时背诵一些唐诗宋词、李白、文文山（文天祥）、叶挺的大作，可谓啸傲自若。与过去想象的不同，处在这种环境下，除了谋求保持人的尊严和气节，别的什么都不想。此种人生奇遇，值得细细品咂。
     我不希望经常收到你的来信，家人对此事关注越少，我则越轻松。你应该了解我的性格与状况。上法庭时我亦不希望你来，任何眼泪对我的主动受难抉择都是不适宜的。
     除了我被判刑、你确认来后可以见到我本人以外，我不希望你再来广州一次。判刑后我会每月给你写一封信的。切记：此事不可以常理处之。
     孔孟原著与圣经是我立身之本。我也建议你工作之余读一读，切身领会，则万事无忧无惧。
弟：茂东上
     
     2005年10月26日
     
    （郭飞雄注：我在狱中写出的几封家信中，唯有此封被截留，不寄家人，特照录在此，以明我当时之心迹。）
 

 

3，狱中向广东省政府各部门举报“奴隶劳动”的信件
    广东省人大主任：您好！
     
     我是广州市番禺区看守所658仓在押人员杨茂东，今特向您和贵机构正式举报：在番禺看守所内，存在着大规模、有组织的奴隶劳动。请您和贵机构会同相关部门紧急派员查实，并予以制止。
     以下情况为我两月来亲眼所见，我愿为此见证负责：番禺看守所强迫在押人员每日穿珠、编织草帽，或加工各类纺织品、工艺品，做工者得不到任何报酬，每日做工时间长达12至13小时，并为赶进度承受重压。这种在押人员（其中绝大多数为尚未判决的犯罪嫌疑人）被迫从事的无偿的、繁重的、超时的劳动，古今中外皆称之为“奴隶劳动”。它的存在与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格格不入，也违背了中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由于看守所内所有奴隶劳动的收益全部上缴番禺区政府，故可判定番禺区政府为奴隶劳动的组织者或负责者。这种政府组织、负责奴隶劳动的行为，是一种非正义的、反文明的危险行为。
     我本人并不反对在押人员适当从事一些劳动，以锻炼身体、转移愁郁。但劳动必须是自愿的、有一定报酬的，时间应限制在半日之内。如此而为，才不违背基本人道。在押人员也是人，其人格尊严和基本人权受中国法律的明确保护。象番禺区政府和看守所这样乘在押人员恐惧无助之际、胁迫其从事奴隶劳动的行径，是任何文明社会或趋向于文明的社会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据我所知，广东省境内看守所、监狱、劳教所、戒毒所中，还有不少亦存在着类似的组织奴隶劳动的现象。
     我要求广东省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立即采取切实行动，不仅在番禺区，而且在全省范围内，对所有看守所、监狱、劳教所、戒毒所等逐一检查，禁止一切奴隶劳动，并将这一禁止予以制度化，成为真诚、主动、有序、渐进的司法改革的一部分。
     鉴于我对中国官场惯性的了解，我以为，为您和贵机构的答复设置一个等待日期是必要的。我希望能在20日收到您的答复，否则将向国家相关机构负责人直接反映。
     作为中国公民，我有权向公仆提出制止正在发生的非正义、反文明行径并推动司法改革的要求，我的善意和审慎自不待言，也希望能得到您真诚、负责的回应。我之帮助广东看守所和监狱推动司法改革的决心已定，不管出现任何状况都不会停止。未经任何人邀请，我已自命为广东人权和法治之义务监督员。象这样的角色的出现和增多，对于您，对于贵机构，对于广东民众，对于中国社会，未尝不会产生正面的助益。
     致礼！
杨茂东（郭飞雄）
2005年11月20日
 

    （郭飞雄注：我自入狱第二天便向驻所检察官举报，要求立即制止奴隶劳动，二日后，我所在的奴隶劳动被中止。但后来发现，其它监仓仍在继续，但当时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继续大力关注此事。直到绝食绝水停止一周后，我才捡起此事。在我的设想中，如果自由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都能在入狱后从身边开始推动监狱司法改革，那么，只需要付出很少人力，便可取得相当大的成就。而且对自己、对后来者、对将来重新入狱的自己，对帮助可能的刑事犯日后重新做人，都有较大的帮助。一国之法治都是在如此这般点滴积累和推动中逐步落实的。
     这封举报信，我同时写给广东省长、省检察长、省法院院长，但直到今日，都未收到任何回音。我当然不会放弃，这就是我在其中列了时间表的原因。）
 

 

 

 

郭飞雄狱中生涯之相关文献（二） 

1，郭飞雄：紧急举报对我的行刑逼供（05年10月26日晨）
2，一份申请
 
 
 
1，郭飞雄：紧急举报对我的行刑逼供（05年10月26日晨）
 
番禺看守所驻所检察官先生：
    昨日（9月25日）下午5：30至晚上11：30，我被5名不愿出示证件和透露身份的人士提到201审讯室提审。这些人一上来就对我大量使用人身攻击，辱骂我为“猪”、“狗”、“人渣”、“披着羊皮的狼”……声称要把我放到有十几名死囚的仓里折磨，再继续绝食就从身体上面和下面同时给我插管（其他更肮脏的生理污蔑这里就不照录了）。
    这些人声称要对我进行连续数十小时的车轮战审讯。我由于长期绝食身体虚弱，实在坐不住独方凳，身体一开始便摇晃不止。约两小时后被迫躺在地上喘气，一审讯人员把室内空调开至最冷，我在极冷极寒的室内不断地走动、躺下喘气、再走动，冻得不断发抖，抽鼻子。在寒冷中，他们不断鼓励、耸恿我逃出门外，说会在后面开枪立即打死我！时间持续了将近4小时，我对外大喊：有人行刑逼供了！他们笑着说：这间房完全是隔音的，喊了没用。我向他们所有人都提出空调开得太冷，他们都回答，既然我们受得了，你也受得了，谁让你绝食的？！
    以上情况在取出当日审讯实况录像后可得到证实。
    请驻所检察官先生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迅速扣住相关证据，将本人的举报立即转交上级有关部门，对上述行刑逼供人士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留此存照。不胜感谢！
                 
                                 658仓  杨茂东
                            2005年10月26日早上
 
郭飞雄注：
    （1）行刑逼供结束后，我被带回看守所，在大门口，我便对在场的几位警察和辅警大声说道：这几位审讯人员刚刚对我进行了行刑逼供，这是违法犯罪行为。弄得送我过来的审讯人员非常尴尬。次日我再次被他们提审时，我又一次当众大声揭露他们的龊龊，他们明显表现出恐慌。
    （2）当时这些审讯人员对我声称，准备对我进行一周到两周的连续审讯。但事实上，第二天审讯时他们便结束了对我的行刑逼供的做法。我判断：是这个举报奏效了。检察官起了重要作用。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检察院系统的工作人员的做法。我在里面和他们打过多次交道，其中多数感觉愉快。他们是比较愿意依照法律行事的。广东省检方在此次事件上的表现证明了著名学者范亚峰先生关于“政法系”的提法是十分精当的。 
     我刚入所的第二天，即对检察官提出要求在整个番禺看守所停止奴隶劳动，大约第三天或第四天，我所在的658仓的奴隶劳动停止了。这说明了检察官多少做了些工作，但没有能如我所要求的将全所奴隶劳动全部停止，我以为不是检察官的错。
    这次行刑逼供的中止，可以判断为检察官根据我的举报信与审讯者交涉的结果。同样，在这个体制下，他们还做不到对违法者进行追究。
    大约是在11月底，被关押在羁押医院的我要求归还我放在658仓的日记。他们告诉我日记已被看守所帮忙保管了起来。我反复要，他们就是不给。我当然明白，日记被办案单位拿走并扣押起来了。而且我也明白，12月27日可能会放我了（当然还有其它更重要的证据）。我写信告诉看守所所长说，拿走我的日记不归还是十分严重的行为，而且唯一责任人是看守所，对此我是不会放过的。12月7日我又填单申请约见检察官，请他们帮助讨会被非法扣留的私人日记。12月13日，我的日记被归还了。12月16日中午，检察官来了，当面检查证实我的日记已被归还。这一次，检方不见得起到了主要作用，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整个太石冤狱中，检察院10月2日接手，但约在10月中旬就表露出不愿在毫无物证的情势下办理冤案。故10月14日，原被办案单位当作物证拿走的我的随身携带的私人物品被退回看守所。此时我已明白，司法一关已过，剩下的就要看北京中央对我的政治解决了。而10月28日检方作出的退查两个月决定，则是检察院方面在对办案单位妥协后所明确设置的法律期限。此后就主要和直接地由北京高层决策决定我和村民们的命运了。
    在此，我要向尊重和向往法治的广东省检查院系统、以及其他体制内开明人士（有些我已知，有些我还不知）表示感谢。
    （3）9月25日对我行刑逼供的审讯人员，乃广东省公安厅某处人士为主（非“一处”，一处的朋友总是躲藏在录像镜头背后操纵着），他们自己向我声称系广东省公安厅，且直接暗示他们是某处的。由于他们未对我造成实质性伤害，且在第二天受到提醒后立即转变了，送我回来时还偷偷强调乃“公事公办”，对我个人并无恶意；一位对我伤害最厉害的审讯者还一再夸我“一表人才”（哈哈！）。鉴于他们已知悔改，所以我就没有在被拘押期间去起诉他们，出来后也不想起诉他们。我只希望在将来再次入狱时不再碰到这类行刑逼供了，再来第二次我就绝不接受了。
    现在我只起诉了给我恶意剃光头的警察，原因是那次受伤害最深，对心灵的伤害比挨打都狠。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只为普遍权利而大动。对虐待我的警察的起诉具有可操作性，因而也有助于实质性地而非象征性地增强在押人员的人权。
 
 
      
2，一份申请
申  请
    我的邻床王某某（以下生病内容隐去）……，已吃药多日，仍在加剧。凭经验，集体宿舍内皮肤病最易感染。
    请所领导对王某某病情、对658仓被关押人员的健康高度重视，对王某某的皮肤病进行验血检查，确认其病情，给予有效治疗。这样也是对其他人的有效保护。   
    卫生所的医生是讲人道、负责任的，但人员编制太少，忙不过来。所领导也很有法律水平，暴露的是体制问题。我要求与所领导和驻所检察官面谈，这也是我对你们的信任。
      敬请回复，十分感谢！
                               658仓   杨茂东
                                   10月29日
郭飞雄注：
    我在658仓呆了58天，与仓内在押人员结下了友谊。我给他们做了不少事，曾多次从卫生所拿药给他们治病，这当然要感谢卫生所医护人员的信任和帮助。我在场时，是不准他们互相争吵、辱骂和打架的。而当夏秋之交、凉风吹来时，看守所内各仓的在押人员经常性地打得血糊淋拉。当然，658仓本来便是一个文明仓，办案单位是不会挑选一个过于恶劣的仓让我住的，否则一些黑暗的东西被我看在眼里，将来给捅出去，番禺方面是不大好受的。
    不仅和在押人员关系不错；我和看守所警察，和医护人员，和几位所长，和看守我的那些武警战士，都关系很好（其中一位和艾滋病携带者促膝谈心的黄所长真令我尊敬，他在许多方面都证明是一位高尚的人）。从各方面收集到的信息证明，自孙志刚案后，广东省有关部门对看守所和监狱进行了一些改革，收到了较好的成效。警察公开打人的事看不到了，公开骂人也很少，这说明了广东方面还是可以改革的，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且这种渐进的、点滴的改革效果不错，也容易巩固。
    从社会治安的角度，我是站在警察一边的，我的主要朋友是医生和警察。但从人的角度，我经常为在押人员争取权利，我也认其中几位愿意悔改的涉嫌贪污受贿的和开车撞了人的做朋友。夹在这两者中间，我有时感到很矛盾。
    我这样强调看守所有所改革，千万不要给读者造成误会，比如以为看守所已很讲人权了，再比如坐牢的感觉不错。看守所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象少数警察总是习惯于使用口头禅侮辱在押人员以增强其威势，象由于经费不足（这在富裕的番禺，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在押人员的伙食很差，有些病卫生所的医生即使想治，却拿不出药来，只好使用万能的白色颗粒给病人服用，其效果自然不佳。仓内人也太多，一个按规定只能关押15人的仓，总是关押着27至28人，里面的空气可想而知。
    坐牢就是坐牢，坐牢不仅要遭遇到象9月25日那样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刑逼供，而且更要遭遇到象11月14日那样出于个别警察内心的阴暗和龌龊而突然施加的侮辱。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长期和几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在一起治疗，距离不到一米。得知真情后我真的吓出了一身冷汗！之所以如此，责任还是在于番禺区政府的官僚们，按一些警察的说法，政府盖的房子太少了，腾不出来房间专门用来让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隔离治疗。而经费跑到哪儿去了呢？警察朋友告诉我，有一部分在天上，化为四架直升机飞着（广东省的罪犯还没现代化到需要这么多直升机来对付的程度），其它的，就不大好说了。我认为我自己是不会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产生任何歧视之念的，但我依然认为，他们需要隔离治疗。与在押人员一道治疗，对我，对一般医护人员，尤其是对那些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一般警察，是很不公正的。
    我想，即使是那些视坐牢为光荣的民主斗士，在得知可能会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一道长期相处后，也可能会改变主意的。
    蒙受冤狱之苦当然并不止于此，容我以后在日记摘抄中再作一些简介。
 

